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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水縣（胡蘭）方言的“還”與“麼”

——基於主觀評價性形態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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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山西文水縣（胡蘭）方言中的“還”“麼”，在句法、語義和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的共性，

但在表達功用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還”“麼”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都與主

觀量有關，這是二者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還”屬於主觀減量，“麼”屬於主觀適量，

這導致二者存在用法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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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水縣位於山西省中部，東靠汾河，與祁縣、平遙縣相望，西依呂梁山，與離石

交界，北與交城縣、清徐縣相鄰，南與汾陽市接壤。胡蘭鎮是文水縣的一個鎮，1屬於

晉語并州片。文水縣（胡蘭）方言為筆者的母語，以下稱作“文水方言”。在文水方

言中，人們經常聽到這樣的句子。例如：2

(1) a. 豬兒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煮熟。）

 b.  豬兒還，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就是頭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

煮熟。）

 c. 豬兒麼，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豬啊，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煮熟。）

上述三個例句表達了相同的客觀語義內容，即：食物不用煮熟，是生的也沒事，

豬照樣可以吃。三個例句的差異主要在於語用方面：例句（1a）屬於客觀陳述，主觀
態度不太明顯；例句（1b）與（1c）都帶有說話人強烈的主觀看法。三個例句存在明
顯的主客觀的差異，而這種差異顯然是由例句（1b）中的“還”與例句（1c）中的“麼”
造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例句（1b）與（1c）的主觀評價是由最
小對比項“還”“麼”自身傳達出來的，與“還”“麼”密切相關，跟“還”“麼”

所在的句式沒有關聯。

仔細觀察後發現，文水方言中的“還”與“麼”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還”

與“麼”有時候可以互換，二者互換之後，句子仍然成立。請比較：

(2) a. 喝酒還，誰不會了。（就是個喝酒，誰不會呢。）
 b. 喝酒麼，誰不會了。（喝酒啊，誰不會呢。）

但在有些語境下，“還”與“麼”不能互換，二者互換之後，句子不再成立。請

比較：

(3) a. 狗兒麼，耳朵本來就靈。（狗啊，耳朵本來就靈敏。）

 b. *狗兒還，耳朵本來就靈。

1 “劉胡蘭鎮”源於革命女英雄劉胡蘭。在文水縣當地人的交流中，“劉胡蘭鎮”通常簡稱為“胡
蘭鎮”。

2 “還”“麼”都在話輪中使用。為節省篇幅，部分例句不再體現完整的話輪，只出現包含“還”
“麼”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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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連半桶水都提不動還，狂甚了。（連半桶水都提不動，狂什麼狂。）
 b. *連半桶水都提不動麼，狂甚了。

由上可見，文水方言中的“還”與“麼”句法上必須後置，需要黏附於一定的成

分“X”，“還”“麼”分別讀作輕聲 [xaŋ][məʔ]。“還”與“麼”所黏附的“X”的
客觀語義內容完全相同，二者最大的差異是在語用方面。

在晉方言的已有文獻中，有關“X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邢向東（2002: 
646–647; 2007），郭利霞（2011, 2018），宗守雲（2015），黑維強、高怡喆（2017），
溫鎖林（2020）等，而有關“X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邢向東（1995, 2002: 634–
635），范慧琴（2007: 225–226），郭利霞（2015），史秀菊、郝晶晶（2018），宗守
雲（2021b），宗守雲、趙慧媛（2025）等。上述成果幾乎都是從語氣的角度出發分別
研究“還”“麼”，得出了諸多富有價值的結論，對本文有較大的啓發意義。略顯遺

憾的是，已有成果並未將“還”與“麼”加以比較研究。本文打算換一個研究視角，

從主觀性評價形態（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的角度出發，對比分析文水方言
中的“還”與“麼”，首先描寫“還”與“麼”之間的異同，然後從主觀量的角度加

以解釋。

2. “還”與“麼”的共性

“還”與“麼”的共性可以從所黏附成分“X”以及“X還”“X麼”等角度分析。

2.1. “還”“麼”所黏附成分“X”的句法與語義構成

從音節數量的角度來看，充當“X”的可以是單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從構成
成分的角度看，充當“X”的可以是體詞性成分，也可以是謂詞性成分，還可以是加
詞性成分。從句法單位的角度看，充當“X”的可以是詞、短語、小句。例如：

(5) 說還 /麼，誰不會了。（就是個說話 /說話啊，誰不會呢。）
(6) 學生還 /麼，能有多少錢了。（就是個學生 /學生啊，能有多少錢呢。）
(7) 人家不願意還 /麼，沒辦法。（人家不願意，沒辦法。）

動詞“說”是單音節，名詞“學生”是雙音節，小句“人家不願意”是多音節。

這些成分都可以充當“X”，後附“還”與“麼”，形成構式“X還”與“X麼”。
綜上可見，“還”“麼”之前的“X”在句法上沒有特殊的條件限制。

此外，指代詞“這 /兀那”也可以充當“X”，形成構式“這 /兀還”“這 /兀麼”。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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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兀還 /麼，有甚難的了，學過就會了。（就是個那 /那啊，有什麼困難的，
學一下就會了。）

(9) 這還 /麼，算甚本事了。（就是個這 /這啊，算什麼本事呢。）

從語義的角度來看，充當“X”的成分可以分別歸入空間量、時間量、性狀量。
其中，空間量主要跟事物有關，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名詞相關；時間量主要跟動作有關，

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動詞相關；性狀量主要跟性質狀態有關，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形容詞

或副詞相關（李善熙  2003）。分別舉例如下：

(10) 餃子還 /麼，誰家沒吃過了。（就是個餃子 /餃子啊，哪家沒吃過呢。）【空
間量】

(11) 結婚還 /麼，誰家也行。（就是個結婚 /結婚啊，哪家也可以。）【時間量】
(12) 熱還 /麼，有甚辦法了。（就是個熱 /熱啊，有什麼辦法呢。）【性狀量】
(13) 慢悠悠還 /麼，沒事。（就是個慢吞吞 /慢吞吞啊，沒事。）【性狀量】

2.2. “還”“麼”的句類選擇與“X 還”“X 麼”的句法位置

從句類的角度來看，“還”與“麼”出現在陳述句中，3後面加以停頓，表達說話

人對斷言的真實性所做承諾的程度（佩恩  2021: 242）。具體而言，“還”與“麼”出
現在表陳述性內容的成分之後，表達說話人認為事實或命題等確實如此。例如：

(14) 甲：這衣服味道大了。（這件衣服味道真大。）
 乙：剛買下的還 /麼，免不了。（剛買下的，避免不了。）

針對“衣服味道很大”這一事件，說話人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剛買下的衣服

免不了味道大”。說話人乙確認自己的看法或判斷是準確無疑的，帶有強烈的主觀評價。

“X還”與“X麼”出現在話輪的應答句中，不能出現在話輪的起始句中。在應
答句中，“X還”與“X麼”可以出現在句首，也可以出現在句尾。相比而言，“X
還”與“X麼”以出現在句首居多，即先表明說話人的主觀看法或態度，再闡述相關
的理由或根據。請比較：

3 “還”“麼”除了出現在陳述句中，還可以出現在祈使句或疑問句中。用在陳述句中是“還”
“麼”的基本用法，而用在祈使句等其他句類中是“還”“麼”的擴展用法。本文集中觀察“還”

“麼”在陳述句中的使用情況，對比分析二者的異同，至於擴展用法則留待另文討論。感謝審稿

專家指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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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彩禮還，哪裡也一樣。（就是個彩禮，哪裡都一樣。）
 b. 哪裡也一樣，彩禮還。（哪裡都一樣，就是個彩禮。）
(16) a. 彩禮麼，肯定得給了。（彩禮啊，肯定要給呢。）
 b. 肯定得給了，彩禮麼。（肯定要給呢，彩禮啊。）

作為應答語的“X還”與“X麼”，二者可以獨立成句，也可以後接其他小句。
獨用的“X還”與“X麼”，其規約化程度很高，在句法、語義和語用上都是自足的，
可以表達對已有觀點或看法的回應，聽話人不需要結合特定的語境也能理解言外之意。

例如：

(17) 甲：大冬天的，給食子煮過了再喂。（大冬天的，把食物煮一下再喂。）
 乙：狗兒還 /麼。（就是條狗 /狗啊。）

上述例句中，乙單獨使用“狗兒還”“狗兒麼”，甲便能獲悉乙的真實看法，明白

乙的言外之意，即“不需要把食物煮熟，也可以喂狗”，有無後續句都是成立的。同

樣獨立成句，“X還”的用頻要高於“X麼”，這應該與“還”“麼”的主觀性程度
高低有關。

除了獨立成句，“X還”“X麼”更多情況下是後帶其他小句。這些小句作為補
充信息，進一步表明說話人的立場態度或評價看法。例如：

(18) 氣球還 /麼，一圪紮就炸咧。（就是個氣球 /氣球啊，稍微一紮就爆炸了。）

說話人單獨使用“氣球還”或“氣球麼”，都可以清楚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說話

人為了進一步證實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使用小句“一圪紮就炸咧”加以補充。

2.3. “還”“麼”與主觀量標記“（一）個 [xuai22-23]”共現

據任鷹（2013）研究，在現代漢語通用語中，某些語境中的“個”已經由以“客
觀計量”為主要功能的成分演化為以“主觀賦量”為主要功能的成分，表明說話人對

表述對象的態度和認識。例如：

(19) 尤其是在跟廣告商續約的時候，不陪人家吃個飯，就太說不過去了，吃個飯，
聊個天，就能輕輕松松把錢賺到手，心情能不好？一好就要喝個痛快。（轉

引自任鷹  2013: 363）

任鷹（2013: 363）對例句（19）的分析是：“吃個飯、聊個天”之類的“V個
NP”結構，明顯含有把事情“往小裡說”乃至說得微不足道的意味，即具有“主觀



202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小量”特徵；而“喝個痛快”之類的“V個 VP”結構，則含有把程度“往高裡說”也
即把事情“往大裡說”的意味，具有“主觀大量”特徵。

我們贊同任鷹（2013）的觀點。同理，文水方言中的“（一）個”也具有主觀評
價義，添加到“X還”“X麼”之前，形成“一個 X還”“一個 X麼”或“就是個 X
還”“就是個 X麼”等構式。這些構式都屬於語用疊加現象，進一步強化說話人的主
觀評價。例如：

(20) 一個坐月子還 /就是個坐月子還，有甚了。（就是個坐月子，有什麼呢。）
(21) 一個唱歌兒麼 /就是個唱歌兒麼，誰不會了。（唱歌啊，誰不會呢。）

綜上所述，“還”與“麼”在句法、語義、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共性，表示說話

人對事實真實性的承諾（宗守雲、趙慧媛  2025），表達說話人對事物、性質或行為等
的主觀評價和態度（董秀芳  2021）。

3. “還”與“麼”的差異  

“還”與“麼”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質”與“量”兩個方面。

3.1. “質”的差異：不以為然與理所當然

3.1.1. “還”不以為然

“還”涉及行域與知域。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還”都表達說話人對事物、行

為或性狀等的主觀評價，帶有不以為然的態度與看法。其中，行域的不以為然具體表

現為貶抑，知域的不以為然具體表現為否定。

“還”表主觀貶抑，屬於行域，即行域貶抑。具體而言，表行域的“還”，其中

“X”是現實世界已然發生的，和“行態”或“事態”有關（宗守雲  2016）。例如：

(22) 掉頭髮還，要不了你的命。（就是個掉頭髮，要不了你的命。）

例句（22）中，“掉頭髮”是已經發生的事件，在說話人看來，與“要命”相比，
“掉頭髮”屬於小事，程度可以忽略不計，“要不了你的命”表達說話人的貶抑。

“還”表主觀否定，屬於知域，即知域否定。具體而言，表知域的“還”，其中

“X”陳述的是非現實世界的命題或事件，和認識、知識有關（宗守雲  2016）。例如：

(23) 小孩鬧架還，免不了。（就是個小孩子吵鬧，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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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23）中，在說話人的認知世界裡，“小孩子吵鬧”是很正常的事情，說話
人用“還”表達主觀否定。需要指出的是，“X還”表達說話人主觀上的否定，是一
種語用否定或元語否定，不是語義上的真值否定。

不論是行域貶抑還是知域否定，“X還”都表達說話人的負面評價，反映的是說
話人的主觀看法或態度。“還”帶有不過如此或不以為然的評價義，流露出的是“不

屑”的口氣（溫鎖林  2020）。

3.1.2. “麼”理所當然

文水方言中，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麼”都表示確認事實，相當於通用語中的

“嘛”。“嘛”表示事情理應如此或理由顯而易見（呂叔湘主編  1999: 380；北京大學
中文系 1955、1957級語言班  1982: 329），即“嘛”表示對論題的堅持，表達了一種“不
言而喻”（崔希亮  2019），會話者根據先前的討論或者他們共享的文化知識，提醒說
話人整個論題是顯而易見或者不言而喻的（Chappell 1991: 47）。文水方言的“麼”凸
顯說話人的主觀評價，帶有一種“理所當然”的言外之意。例如：

(24) 閨舍麼，得收拾得好看些。（屋裡啊，得收拾得好看一些。）
(25) 唱歌兒麼，誰不會了。（唱歌啊，誰不會呢。）

(26) 白麼，正常，剛抹了粉粉。（白啊，正常，剛抹了粉。）

例句（24）中，“閨舍”是人們經常呆的地方，理應“收拾得好看些”。例句
（25）中，在說話人看來，“唱歌”應該是手到擒來的。上述兩例都與說話人的認
知有關，屬於知域。例句（26）中，“抹粉”自然會“白”，該事件是已然發生的，
屬於行域。由上述例句可見，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X”都符合說話人心中的預期，
從而表現出情有可原、理所當然。

3.2. “量”的差異：主觀性程度高低不同

主觀性有程度高低之分（沈家煊  2001）。在文水方言中，“還”的主觀性程度要
高於“麼”，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3.2.1. 緊鄰共現時的語序先後  

“還”“麼”可以緊鄰共現，二者緊鄰共現時只有一種情況，即“麼”居於“還”

之前，形成構式“X麼還”。請比較：

(27) a.  小孩麼還，甚也曉不得，罵上沒完咧。（就是個小孩子，什麼也不懂，罵
個沒完沒了。）

 b. *小孩還麼，甚也曉不得，罵上沒完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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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麼”緊鄰連用，是因為二者都屬於“確認性陳述”，都帶有說話人強烈

的主觀色彩。“麼”居於“還”之前，是因為“還”的主觀性程度要高於“麼”，

“還”是主觀減量標記而“麼”是主觀適量標記（詳見 3.2小節）。相比適量而言，
減量的主觀性程度要更高一些。主觀性強的成分傾向於居於句子的邊緣，不論是“左

緣”（left periphery）還是“右緣”（right periphery）（丁健  2019），4“還”“麼”

的共現連用就是按照主觀性程度高低排列的，因此“麼”只能位於“還”之前。

“還”“麼”緊鄰連用形成構式“X麼還”，還可以再前加主觀標記“（一）個”，
形成構式“一個 X麼還”“就是個 X麼還”等，主觀評價色彩更加強烈。例如：

(28) 一個小孩麼還，由他耍的吧。（就是個小孩子，讓他去玩吧。）

3.2.2. 同類疊用時的多少差異

“還”“麼”主觀性程度高低差異還體現在疊用方面。具體而言，“還”可以

疊用，“麼”不能疊用。“還”通常最多疊用三個，是一種修飾手法而非語法手段

（張誼生  1997），在語用上進一步強化說話人的主觀評價，5符合“重疊象似”（張

敏  1998: 153）。請比較：

(29) a. 狗兒還，生的也能吃。（就是條狗，生的食物也可以吃。）

 b. 狗兒麼，生的也能吃。（狗啊，生的食物也可以吃。）

4 完權（2017）結合不同類型語言的語料事實，得出如下結論：漢語（交互）主觀性的表達並不依
賴特定的位置，甚至連傾向性都沒有。我們的觀點與此有所不同，認為（交互）主觀性越強的成

分越傾向於外移到句子的邊緣，比如漢語的評注性副詞與語氣詞。
5 審稿專家指出：“還”的疊用屬於語法還是語用？我們認為，“還”的疊用屬於語用，理由如下：
其一、規約化方面。語法方面的疊用，通常稱作重疊，其形式已經高度規約化，不能隨意發生變

化，如“乾淨”的重疊形式“乾乾淨淨”，不能變化成為“乾乾淨”“乾淨淨”“乾乾乾淨淨淨”

等。但語用方面的疊用，其形式沒有規約化，可以較為自由地發生形式變化。比如兒歌《愛我你

就抱抱我》中的歌詞：“如果真的愛我，就陪陪陪陪陪陪我。”其中的“陪陪陪陪陪陪”可以變

化成“陪陪”“陪陪陪陪”等。其二、形義方面。“還”疊用之後，形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

之相對應，意義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還”疊用後的語法意義沒有變化，仍表達說話人不以

為然，但主觀評價色彩得以強化，這屬於語用意義。其三、語音方面。語法重疊，通常會造成後

一個音節的弱化，比如“看（一）看”中的第二個“看”，“個個”中的第二個“個”。但語用

不會造成音節的弱化，“還”疊用兩個或三個，每個“還”都讀作 [xaŋ]。其四、結果方面。語
法重疊的結果是産生韻律詞、語法詞甚至詞彙詞，如“人人”屬於韻律詞，“個個”屬於語法詞，“剛

剛”屬於詞彙詞。語用疊用的結果不是産生詞，而是産生一定的語用變體，如“好！你厲害。”

“好好！你厲害。”“好好好！你厲害。”“好好好好好！你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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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 狗兒還還，生的也能吃。（就是條狗，生的食物也可以吃。）

 b. *狗兒麼麼，生的也能吃。

(31) a. 狗兒還還還，生的也能吃。（就是條狗，生的食物也可以吃。）

 b. *狗兒麼麼麼，生的也能吃。

4. “還”與“麼”異同的解釋

本節嘗試從主觀量的角度出發，解釋“還”“麼”的共性與差異。

4.1. “還”“麼”與主觀量

據金立鑫、楊炎華（2024）研究，漢語最主要的形態手段是功能性語素，包括詞
綴（affix）和語綴（clitic）。這些功能性語素在句法上總是黏著的，語義高度虛化，
具有詞法或句法功能。文水方言中的“還”與“麼”滿足句法黏著、語義虛化和具有

句法功能等條件，可以認為是典型的形態。此外，由第一節和第二節分析可知，“還”

“麼”主要用於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看法與評價，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結合金

立鑫、楊炎華（2024），Scalise（1984），Beard（1995）和董秀芳（2016, 2021）等
學者的研究，6文水方言中的“還”“麼”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

評價性形態可以統一概括為某種量上的差異，這種對量的認識是從主觀角度出發

的（董秀芳  2021）。這裡所說的“量”屬於主觀量，即主觀性評價形態與主觀量高度
相關。主觀量是語言主觀性在量範疇上的具體體現（李宇明  2000: 111），表達說話人
對數量大小所持的主觀看法（陳小荷  1994）。同樣的事物、行為或性狀，在不同的說
話人看來，所涉及的量的大小不同。請比較：

(32) a. 一年，不覺就過完咧。（一年，不知不覺就過完了。）
 b. 一年還，不覺就過完咧。（就是個一年，不知不覺就過完了。）
(33) a. 結婚，遲早的事。（結婚，遲早的事。）
 b. 結婚麼，遲早的事。（結婚啊，遲早的事。）

例句（32a）（32b）都表達說話人認為“一年的時間很短”，例句（33a）（33b）
都表達說話人認為“結婚是遲早的事”。相比例句（32a）（33a），出現“還”“麼”
的例句（32b）（33b）主觀情感色彩明顯不同，在說話人心理產生了主觀差異，即說
話人主觀認為“一年更短”“結婚是理所當然的”。

6 評價性形態的本質是語言表達的主觀性和主觀化（董秀芳  2021），評價性形態具體包括指小、
增量、貶化、喜愛、表敬等（Scalise 1984; Bear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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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麼”標記其前成分“X”的量，被標記的量可以是確切的量，也可以是
估約的量；可以是大量，也可以是小量。例如：

(34) 一個還，丟就丟咧。（就一個，丟就丟了。）
(35) 一百來萬麼，不好賺了。（一百來萬啊，不容易賺呢。）

上述例句中，“一個”是確切的小量，“一百來萬”是估約的大量。這些量之後

都可以添加“還”或“麼”，形成主觀量表達，承載說話人的主觀評價。

有兩點需要說明：其一，無論客觀量大還是客觀量小，都可以在其基礎上添加

“還”“麼”。“還”“麼”標記的是主觀量，客觀量可能並非如此。語言世界中的

量不是單純的客觀數學運算，往往是反應人類主觀認識具有一定情感、情緒特徵的量

（王倩  2012: 1）。“還”“麼”出現與否不會改變原有的客觀量，也不會改變句子的
客觀真值語義。比如客觀現實世界中，一年通常是 365天，但使用“還”之後，說話
人主觀上認為時間更短。其二，從現實世界的角度來看，確切量是一種固化量、離散

量，不可增減，而估約量是一種動態量、連續量，可以增減。但從語言世界來看，不

論是確切量還是估約量，說話人都可以進行主觀評價，因此都可以後加“還”或“麼”。

綜上，“還”“麼”都是用來對客觀量進行主觀評價的，明顯與說話人的主觀認

識有關，是一種言談中使用的語用策略。“還”“麼”都可以表達“確認性陳述”，

都是主觀性評價形態，都與主觀量有關，這是“還”與“麼”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

4.2. “還”減量與“麼”適量

“還”“麼”都涉及主觀量，7但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還”屬於主觀減

量，“X還”構成主觀減量構式；“麼”屬於主觀適量，“X麼”構成主觀適量構式。
但凡對量進行判定，不論是減量還是適量，都需要有一個基量。

4.2.1. 基量與社會固有模式

基量是定義主觀減量或主觀適量的必有項，預先存在於說話人的認知當中。問題

是，該如何界定基量呢？換句話說，以何為基點開始計算量的增減變化呢？基點不同，

對量的增減意義的認知結果就略有不同（王倩  2012: 52）。我們認為，“還”“麼”

7 主觀量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分為“大量、中量、小量”或“增量、適量、減量”等。本文採用“減
量”“適量”而非“小量”“中量”這樣的術語，基於的是動態視角。從量的生成角度看，相較

於“大量、小量”來說，“增量、減量”更具有動態性的特徵，強調的是變化和過程，而“大量、

小量”則是靜態的，是結果和取值（王倩  2012: 1）。雖然都是主觀量，但“小量、中量”與“減
量、適量”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比如減量有可能基於的是小量，也有可能基於的是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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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量基點與當地的社會固有模式（social stereotype）有關，是社會固有模式下的預
期值。

社會固有模式是社會成員對特定對象及其所具有屬性的固化認識（Lakoff 1990: 
81），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在對特定事物持有
簡單觀念和印象的同時，還常常伴有對特定事物的價值評判以及好惡情感（宗守雲 
2021a）。比如，談到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龍的傳人；再比如，談到談婚論嫁，自然
而然會想到這是遲早的事。當然，在特殊情況下，上述命題或事件有可能不會成立或

不會發生。但在一般情況下，上述情形總是具有思維的優先性（宗守雲  2021a），即
當我們說到某類人或物，或談及某種行為動作，亦或論及某種性質狀態，很自然會首

先想到相應的屬性、特徵或表現。

社會固有模式反映的正常期望，即預期值，可以與命題或事件的“質”有關，也

可以與命題或事件的“量”有關。比如談到“狗”，“質”的方面會想到“看門”“咬

人”“人類的朋友”等，“量”的方面會想到“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兇猛的有溫

順的”等，這些信息都反映了社會固有模式所體現的“正常期望”（宗守雲、張素玲  
2014；宗守雲  2025）。不論是“質”還是“量”，如果符合社會固有模式，滿足說話
人的正常期望，達到說話人的預期值，說話人可以使用“理所當然”等表達；如果偏

離社會固有模式，不滿足說話人的正常期望，達不到說話人的預期值，說話人可以使

用“不以為然”等表達。

4.2.2. “還”“麼”偏離或符合社會固有模式

再看引言部分的例句：

(36) a. 豬兒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煮熟。）

 b.  豬兒還，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就是頭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

煮熟。）

 c. 豬兒麼，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豬啊，生的食物也可以吃，不用煮熟。）

在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中，牲畜吃熟的食物或不熟的食物都可以，這是基量。豬

是牲畜，理所當然可以吃生的食物。“食物是生的也能吃，不用煮熟”，這符合社會固

有模式，與預期值相符，說話人可以採用主觀適量構式“豬兒麼”，即例句（36c）。

在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中，人類通常要吃煮熟的食物，這是基量。與人類相比，

豬的本性要低，無所謂食物是熟的還是生的。“喂豬的食物需要煮熟”，這偏離社會

固有模式，與預期值不符，說話人可以採用主觀減量構式“豬兒還”，表達的是知域

否定，即例句（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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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事物之外，行為或性狀也是如此。分別舉例如下：

(37) a. 喝酒還，誰不會了。（就是個喝酒，誰不會呢。）
 b. 喝酒麼，誰也會。（喝酒啊，誰也會。）
(38) a. 白還，有甚了。（就是個白，有什麼呢。）
 b. 白麼，正常。（白啊，正常。）

在當地人看來，“會喝酒”“（皮膚）白”是正常的，符合社會固有模式。當發

話人使用“還”，是將行為“喝”或性質“白”進行減量，主觀上認為不屬於什麼大

事，即不以為然；當發話人使用“麼”，是對行為“喝”或性質“白”進行適量，主

觀上認為都可以達到，即理所當然。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評價始終包含量的概念，比如事物有大小、動作有緩急、

性狀有輕重等等，說話人可以參照社會固有模式對量進行主觀評價。任何主觀量表達

的語義解讀都涉及實際量與預期量的比較，是當前信息對量的表述（實際量）與說話

人預期中的量（預期量）二者之間的比較（張耕  2022）。減量與適量是在客觀量的基
礎上融入了說話人的主觀評價，反映了說話人的主觀認識。文水方言中，“還”“麼”

表達說話人對於事物、行為或性狀的評價，評價標準就是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下的

預期值。當說話人認為事物、動作或性狀的量沒有達到預期值，說話人會使用減量標

記“還”來表達不以為然；相反，當地人會使用適量標記“麼”來表達理所當然。不

論用“還”表達不以為然，還是用“麼”表達理所當然，“還”“麼”都反映了說話

人的主觀看法、態度與評價。

需要注意的是：其一，語言是社會文化與認知心理等的產物，不同地域的文化與

認知等都會有所差異，自然而然會形成不同的社會固有模式，當然也會形成不同的主

觀量表達。比如，同樣是“喝酒”，在北方看來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但在南方似乎並

非如此。其二，同一事物或現象，觀察視角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社會固有模式，由此

形成不同的主觀評價表達。比如，同樣是“豬”，單獨描寫時是一種情形，與人做比

較時是另外一種情形，由此形成不同的認知模式，體現為不同的語言表達。

4.2.3. 減量“還”與適量“麼”的形式驗證

“還”屬於主觀減量，“麼”屬於主觀適量。所謂減量，指的是在基量的基礎上

做減法，基量可以是大量、中量、小量。所謂適量，指的是實際量與基量相比，量的

差異不明顯，幾乎可以認為是零。減量“還”與適量“麼”之間的差異，可以得到以

下幾個方面的形式驗證。

其一、減量構式“X還”中的“X”可以是小量、中量、大量，適量構式“X麼”
中的“X”傾向於中量。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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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 一分錢還，能買個甚了。（就一分錢，能買個什麼啊。）
 b. ?一分錢麼，能買個甚了。
(40) a. 一萬還，誰也能賺下。（就一萬元，誰也能賺得下。）
 b. 一萬麼，誰也能賺下。（一萬元啊，誰也能賺得下。）
(41) a. 一千萬還，有甚狂的了。（就一千萬元，有什麼狂妄的。）
 b. *一千萬麼，有甚狂的了。

在多數當地人的認知中，“一分錢”屬於小量，“一萬元”屬於中量，“一千萬

元”屬於大量。適量標記“麼”傾向於與中量相匹配，而減量標記“還”則無此條件

限制。不論小量、中量還是大量，主觀上都可以繼續減少，都可以後附“還”。

前文已經談到，“（一）個”是主觀量標記（任鷹  2013）。當“（一）個”處於
“X還”之前，屬於強化減量，即“還”本身已經減量，“一個”再次減量；當“一
個”處於“X麼”之前，屬於首次減量，即“麼”本身屬於適量，“一個”初次減量。

其二，“還”是主觀減量，“X還”中的“X”可以被表減量或表小量的單位修飾。
“麼”是主觀適量，“X麼”中的“X”可以被表減量或表小量、表適量或表中量、表
增量或表大量的單位修飾。請比較：

(42) a. 錢兒還，誰賺不下了。（就是個錢，誰賺不下呢。）

 b. 小錢兒還，誰賺不下了。（就是個小錢，誰賺不下呢。）

 c. *可巴巴的錢兒還，不能少了。

 d. *大錢兒還，誰賺不下了。

(43) a. 錢兒麼，誰也能賺下了。（錢啊，誰也能賺下。）

 b. 小錢兒麼，誰也能賺下了。（小錢啊，誰也能賺下。）

 c. 可巴巴的錢兒麼，不能少了。（剛剛好的錢啊，不能少了。）

 d. 大錢兒麼，誰也能賺下了。（大錢啊，誰也能賺下。）

“小”是主觀減量標記，可以出現在“X還”“X麼”中。而“可巴巴”是主觀
適量標記，“大”是主觀增量標記，這些標記都不能出現在“X還”中，但可以出現
在“X麼”中。

其三、“還”屬於主觀減量，可以與文水方言中其他表示主觀小量或主觀減量的

標記（如“圪截才”）共現，不能與表示主觀中量或主觀適量的標記共現，也不能與

表示主觀大量或主觀增量的標記共現。此外，“還”出現在表示主觀減量的語境中，

句中常出現表達輕貶、不滿、嗔怪等詞語。上述情況之下，文水方言中都不能使用表

主觀適量的“麼”。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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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 圪截五塊錢還，又不是五十塊。（才五元，又不是五十元。）
 b. *圪截五塊錢麼，又不是五十塊。
(45) a.  不上學還，大不了種地，有甚了。（就是個不上學，大不了種地，有什

麼啊。）

 b. *不上學麼，大不了種地，有甚了。

例句（44）中，說話人認為，相比五十元而言，五元微不足道，“還”可以與表
減量的“圪截”共現。例句（45）中，在客觀現實世界中，“不上學”是比較嚴重的
事情。但在說話人看來，“不上學沒什麼大不了的”。“不上學還”表達了說話人對

“不上學”這一事件滿不在乎或不以為然，把事情的嚴重性減弱了許多，句中“大不

了”“有甚了”與之共現。

其四、“麼”屬於主觀適量，可以與文水方言中表示主觀中量或主觀適量的標記

（如“不多不少”）共現，也可以與表示主觀小量或主觀減量的標記（如“一個”）

共現，還可以與表示主觀大量或主觀增量的標記（如“可”[kʰəʔ53]）共現。“麼”出
現在表示主觀適量的語境中，句中常出現表示情理之中、理應如此、顯而易見、符合

常規或常識等的詞語，如“還是”“老話說”等。上述情形之下，文水方言中都不能

使用表主觀減量的“還”。請比較：

(46) a.項鏈兒麼，戴的脖子裡好看。（項鏈啊，戴在脖子裡好看。）

 b. *項鏈兒還，戴的脖子裡好看。

(47) a.桌子麼，還是木頭的好用。（桌子啊，還是木頭的好用。）
 b. *桌子還，還是木頭的好用。
(48) a. 車麼，就得開出的磨合磨合。（車啊，就得開出去磨合磨合。）
 b. *車還，就得開出的磨合磨合。
(49) a.  狗兒麼，本來就是看門門的，咬人就對的了。（狗啊，本來就是看門的，

咬人就對著呢。）

 b. *狗兒還，本來就是看門門的，咬人就對的了。

(50) a. 一斤麼，正好好，不多不少。（一斤啊，正好，不多不少。）
 b. *一斤還，正好好，不多不少。
(51) a.  人們常說 /老話說 /俗話說，人麼，不怕慢但怕站。（人們經常說 /老話說 /

俗話說，人不怕慢就怕站。）

 b. *人們常說 /老話說 /俗話說，人還，不怕慢但怕站。
(52) a. 貓兒麼，鼻子可靈了。（貓啊，鼻子非常靈。）

 b. *貓兒還，鼻子可靈了。



211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例句（46）–（49）陳述的是人之常情或社會常理，此時例句中出現“還是”“本
來”“得”與“麼”共現，如例句（49）“狗看門”是再自然不過的，“狗兒麼”強

調“狗”的本性如此，用“狗兒還”則不成立。例句（50）中，“正好”“不多不少”
屬於適量，此時不能使用“還”。例句（51）中，“不怕慢但怕站”屬於認知常識，
用“麼”強化這一事實，此時不能使用“還”。例句（52）中，“貓的鼻子靈”是顯
而易見的，可以用高量程度標記“可”強化這一事實，此時“麼”不能替換為“還”。

其五、“還”可以出現在“連”字句中，“麼”不能出現在“連”字句中。請比較：

(53) a. 連考試也考不及格還，耍甚了耍。（連考試也考不及格，玩什麼玩。）
 b. *連考試也考不及格麼，耍甚了耍。

據崔永華（1984）、劉丹青（2005）等研究，“連”字句中，處於“連”後的成
分都處在一個可能性（可預期性）等級尺度的低端。換句話說，“連”後成分屬於量

級尺度的相對最小量，語義上與減量“還”相和諧，與適量“麼”相齟齬。

綜上所述，“還”屬於主觀減量，“麼”屬於主觀適量。“還”“麼”在主觀量

方面的區別，導致“還”“麼”的表達功用存在“質”與“量”的差異。

5. 結語和餘論

主觀性表達在漢語中具有十分凸顯的地位（董秀芳  2016）。在言語交際中，說話
人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手段對客觀量進行主觀標記，這些手段主要包括：語音、詞彙、

語序等等（李善熙  2003）。本文考察的“還”“麼”屬於形態手段，即採用句末標記
“還”“麼”對客觀量進行主觀評價。“還”屬於主觀減量，是一種心理期待上的

負值，“還”表達不以為然是通過主觀減量來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麼”屬於適

量標記，是一種心理期待上的預期值，“麼”表達理所當然是通過主觀適量來表達說

話人的主觀評價。

從客觀語義的角度來看，“還”“麼”可有可無，刪去以後並不會影響句子的真

值內容。但從主觀評價的角度來看，“還”“麼”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具有重要的

語用功能，表明說話人的主觀立場，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看法與評價。同樣的事

物、動作或性狀等，使用不同的形態標記“還”或“麼”，在主觀評價的“質”“量”

等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本文討論的是文水方言中的主觀性評價形態。除了減量標記“還”與適量標記

“麼”，文水方言中還存在增量標記，如“大”“可 [kʰəʔ53]”等，這些標記都出現在
被標記成分“X”之前，形成主觀增量構式“大 X”“可 X”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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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大正月的，你瞎說甚了。（大正月的，你瞎說什麼呢。）
(55) 可臭了，快臭死人咧。（太臭了，快要臭死人了。）

本文沒有考察這類主觀增量標記，是因為這類標記幾乎都出現在被標記成分“X”
之前。本文重點關注的是出現在被標記成分“X”之後的“還”“麼”。此外，本文
只從共時的角度對比分析“還”與“麼”，並未從歷時的角度考察“還”與“麼”的

來源發展及其動因與機制等，這些問題留待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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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 and me in the Wenshui (Hulan) Dialect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

Pei Lü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ang and me in the Wenshui (Hulan) dialect in Shanxi Province have many commonalities in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function. Hang and me belong to the typical 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 and are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quantity, which is the relevant motivation behind the commonality of the two. Hang 
belongs to the subjective decrement and me belongs to the subjective increment, which lead to the 
difference in usage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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